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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宋 卿 一八九八 一九五六 山东益都人 中学

时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  

毕业后 考取了齐鲁大学 一九一六年 十八岁时

转入北京的 燕京大学 一九一八年 二十岁的时候

不待大学毕业 即转学美国 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三岁学成回国 协助其父经营批

发商号 一九三一年倡建 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刻意以实业救国 强化现代经营手段 一年内即名噪天

津 跻身于大实业家行列 一九五 年去香港 一九五

六年客死阿根廷 享年五十八岁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刘少奇没料到 一九四九年

的一次谈话 不到二十年 竟成了刘少奇的一大 罪状

他本人也成了 反动资本家 如果他地下有知 一定会

叫起撞无价大屈 也一定会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 憾不

迟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 是个翻天覆地 历史意义重大的年头

一九四八年九月 辽沈战役结束 东北获得全部解放

同年十一月六日 解放军又打响了淮海战役 经两个多

月的激烈战斗 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 使其大丧

元气 十二月初 结束了辽沈战役只有两三个月的东北

野战军又挥戈南下 旌麾南指 迅速取得了平津战役的

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 天津解放  

经过这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 国民党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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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 于是 战犯求和 蒋介

石发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吁请 并以 引退 来缓和那对

他极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

坡召开了 制定了在全中国夺取胜利 建立新政权的总

方针和政策 并将中共中央迁入了刚刚和平解放三个月

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 国共两党和谈破裂 当天晚上 人民

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中共中央发出了 打到南京去 活捉蒋介石 打

到南京去 解放全中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等一系列号召 当百万大军逼压长江的时候 当蒋介石

发出和谈吁请的时候 许多人 甚至包括我们 一边倒  

向的 苏联老大哥 也认为以当时的解放军的简陋

装备 强渡素以 天堑 著称的长江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而有些人猜测 有些人预言 有些人劝告 要 南北

分治 这不仅说明了能取得这场重大的渡江之战的胜

利 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之强大 强大得不但出乎敌人

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 而 前方后方齐鼓劲儿

军民团结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绝不可稍加忽视 南京虽然

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 可大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 攻

克上海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 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却仍

在物资上处于十分贫乏的境地 仍须继续地 前方后方

齐鼓劲儿 这 鼓劲 的对象 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在

内 当时划分敌我的总口号是 三敌 四友  

三敌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四友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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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资本家 是友 是团结的对象 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

国策 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 也确实是大多

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  

天津解放前夕 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 华

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 卿的 东

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

夜访宋 卿 向宋 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

部宣布的 约法八章 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

负责人 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

指示 进入天津后 要争取宋 卿的合作 希望宋 卿

保护好工厂 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 发展民族实业

发展民族工商业 宋 卿欣然接受 并作出了努力  

除组织好了护厂队 还亲自搬进厂内 并将各部主

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 轮流值班 保护好工厂 而且

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 将库存的毛线

呢子 布匹 红糖 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 实行分散

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

家属的临时避弹所 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

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 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中旬 宋 卿暗地里出面 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

经理毕鸣歧 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

统一认识 共同行动 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

和平运动 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

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 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

起和平运动 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市长杜

建时顺乎民意 停止对抗行动 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

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 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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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 组织警察 维持治安 陈 杜二

人虽曾犹疑 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 李汉元也主动投诚

在解放军入城时 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 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

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 并建立新秩序 特组织工人纠察

队 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 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 就是这样

的一位 四友 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 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 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 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

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 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 时任中

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

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 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

也是重大的 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

而有效的准备 在军事上 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  

在政治上 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 如

南京 上海 南通 与西南的重庆 中南的武汉 华南

的广州 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而天津 开埠最早 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 情况与那

些大城市相类 十分典型 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 是

最理想的传达 落实 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 因

此 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 刘少奇不负使命

到天津后 工作很是出色 他忠实而灵活地 积极而有

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

神 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 各种类型 大大

小小的会议 谈话 日不安席 却又井然有序 他神采

奕奕 谈锋犀锐 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 深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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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 使其深入

人心 立见显著成效 其中 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

触了工商业者 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 召开了座

谈会 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 除作用于天津本

身外 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 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

放 即将解放的大城市 在会上 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

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四面八方

即 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 的具

体的政策原则 宋 卿自然在邀请之列 听了刘少奇的

传达 他甚感兴奋 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

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  

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 成为救国的强大

实业 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

一个梦 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

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

业 抗战胜利后 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 而拼搏 可国

民党却左一刀 右一斧 砍得他无以招架 遑论发展

因此 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 我的梦

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 天津解放了 他虽对解放军拥护

却更觉梦已成空 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

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 一席态度明朗 语气肯定的

话 一席充满信心 饱含鼓舞的话 他中枢兴奋 旧梦

重圆 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 躁动得他已年

届 知命 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 曾几何时 当四

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 一向醉

心于实业救国 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 东亚 的他 曾

精神萎顿 心灰意懒地说 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 我

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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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助我 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 此时 他似

乎觉得忽然之间 天助我也  

党助我也 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

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 实在叫他兴奋不已 兴奋中竟

似勃勃少壮般 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 我的梦  

梦 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

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 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 吸收资金

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 梦 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

麻 棉 丝等原料的分布 生产 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

化 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 发展国货生产 以纺带织

以织带制 积累资金 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完善从纺织

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 使针织 成衣形成

系列 以为发展民族工业 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

基础 这个 梦 编织得十分精美 像他的细纺 名动

全国的 抵羊 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 那么华丽 又那

么致密 细匀 严谨 像 抵羊 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

废话与败笔 还绘有精制的图样 好美的一个 梦  

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 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

他从未轻易示人 可今天 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

重要人物的必要了 这对他来说 是喜悦 也是重大的

抉择  

事关重大 因此 他在呈送时 不仅是郑重地双手

捧上 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 这个 友 所棒献的一

颗心 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 梦 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

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 读识了这个 梦 他很为这

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 基于实业救国所

做的梦而感到欣慰 从战略上看 前方亟需军备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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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 是解放大业的急需

从战术的角度看 刚刚解放 百废待兴 而经国民党敲

剥 摧残 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 处处待理

仅就天津当地而言 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

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

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 据后来统计 当时的天津

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 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

人 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 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 这是多么沉重的

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 而重负之下 又怎么能确保更沉

重的支前 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

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 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

况下 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 如果民族资本家能

在发展其实业中 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 也是于大

局 大计十分有利的 而此时 宋 卿的 东亚 公司

也因原料不足 生产不正常 造成二百多失业者 这些

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 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

要求 因此 刘少奇在看过那个 梦 后 对这个真诚

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 你不是要发展工厂 发展生产

么 现在有这么多人 指 东亚 失业的二百余人 你

怎么不要  

宋 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 我呈上了 我的

梦 如果你中共认同 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 叫我

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 如果反弄个 剥削 那是自不可

为的 既然连 东亚 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 还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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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 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

我已有反感哩 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 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 当时

的国内政治 经济 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

政策 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 而要发展生产 要

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 政策 只简单 孤立地运用

剥削 与 反剥削 的概念 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

是反客观的 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

的 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 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 卿

的话 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 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现在国家不发达 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 你能剥削一

万人 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 也十分明确 首先肯定了根本

要点 做为宗旨 无须怀疑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

要消灭剥削的 但如今不行 要有个 过渡 既是 过

渡 就不会消灭 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 且话中的 剥

削 正是针对宋 卿的话而来 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

而是相对的变化义 这番话 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

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 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

党政领导外 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

员 共计近二十人 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

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 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

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 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

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 因为提到了 剥削

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 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 并指出

剥削 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 及其对恢复生产

安定社会 增加积累 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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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 大同世界 谈到孙中山的

天下为公 从三民主义主张 谈到共产主义理想 还

向与会者推荐了 资本论 与 社会发展史 希望他们

好好读一读  

接着 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

面 在大会上 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

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的政策 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

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 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 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

它是合法的 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

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因

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传播

之快 可想而知 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

的 甚至先部队而行 产生了无论对战争 还是对稳定

新解放城市的秩序 都起了甚为重大的 不可忽视的作

用 特别是对所谓的 江浙财团 那里开埠最早 企业

也兴得早 办得多 实力雄厚 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

响的海外关系 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

两大难题 因而 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 不仅

天津一地 而且对全国 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

秩序的安定 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

指导作用 具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 到了那特殊的 文革 十年 为了打倒刘少

奇 自然动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 将刘少奇的话

孤立于历史现实之外 断章取义 甚至加以歪曲 篡改

变成了 剥削有功 剥削得越多越好 不仅面目全非

野蛮地抹煞了历史 而且变成了 死不改悔 党内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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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走资派 的重大罪状  

宋 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 倘他真个地下有知

能不为刘少奇大鸣不平 为他自己在死后被 打 成 反

动资本家 叫起撞天大屈么 历史是客观的 时间是无

情的 总是要还其本来面貌的 刘少奇的问题有了明确

的结论 宋 卿的问题 也于近些年来经有历史责任感

者做了艰苦认真的调查 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

他的本来面目  

举家危难之际反遇良机他生而不俗 幼而不群 长

而不凡 古老的东土 新颖的西风 苦涩的水 使他想

到了自强这个内涵壮丽的字眼儿 他要靠这个自强走出

一条实业救国的路 走出历史的沉郁  

清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 戊戌 宋 卿

出生了 这是山东益都最普通的一个家庭 普通到在千

千万万个家庭中 它几乎毫无特色 宋 卿的祖父宋光

旭是位生来唯有勤劳度日的最单纯的人生追求者 日复

一日 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倾注全副精力于

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码 最单调的条件 岁月将他的

黑鬓染成二毛 也将他的语言更沉浸于腹底 一日难得

几句话 与世无争 不计劳苦  

这在中国 特别是在山东这块更古老 更典型的大

地上 是何其的普通 然而 也许是那个只有百日的变

法维新 给这个狗年生的人带来了异于习俗的命运吧

宋 fei 卿这个属狗的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 这个极普

通的家庭却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国人 因而 也引

起了很不普通的变化  

这位英国人 是位牧师 名叫库林 Coilin 中国

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 称他为库牧师 清道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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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元一八四 爆发了鸦片战争 英国人用兵舰轰

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转年的 广州和约 以

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 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

经济侵略之后 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 列强们均不甘

落后 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 既近海又富饶

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 益都虽小 可它

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 地处胶东扼要 不仅为兵

家必争之地 也是商贾云集之乡 因而 一个小小的县

城 竟如雨后春笋般 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

余座教堂 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

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 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 而且

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 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

沃的土地 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 传教士也不例

外 因而出现一些 甚至一两个 有人性的善良的人

自令人感到不普通 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

士 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 因而资格也老 与益都人也

熟 一来 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 西大教堂 的教

务 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 苍蝇 也不是掠夺

成性的 野兽 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 他的妻子 被

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 库师娘 的 也是位心地善良又

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 是她 集了一些贫苦教民 钩

织花边 再联系出口 救了不少人 她也挣了不少钱

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 办起了 花边庄 夫妇俩实

不愧虔诚的基督徒 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 均关心贫

寒 乐善好施 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

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 其中宋 卿的祖父宋

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  

他不是城里人 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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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乡邻般困迫 岁租薄田数亩 倘赖 天恩 只能维

持全家个半温半饱 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

货卖来填充 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

道 又听得那么专注 表现得那样虔诚 他多么希望像

教义里说的那样啊 就产生好感 并有意与其接近 宋

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 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

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 接受了洗礼 成了

一名基督徒 不久 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 却已挑柴入

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 为其改名 传

典 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 使宋家不但得到了

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也从此有了文化 而且是西方文化

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 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

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 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

了一个台阶 而此时 宋 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 亦不再是大字不识

的土盲了 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 他才没有象他

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 在他父

亲挑柴入城叫卖的年龄 他已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

在他父亲刚读完小学功课的时候 他已经考取了齐鲁大

学 他父亲的文化程度 是他祖父难以想象的 而他的

文化造诣也绝非他的父亲可以望其项背的 也可能真个

是造化宜人 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学府的同时 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了 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引起了世界的较大变

化 库牧师夫妇因此归国了 其产业也留给了他们的四

个最得意的高足 其中自然有宋传典 于是在益都最繁

华的西街上 一个名为 德昌号 有三间门面 十几间

倒座房的一座内局式收购批发花边的新店铺 便在一片

喜气洋洋中 择吉开张了 这就又给宋 卿的深造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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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进齐

鲁大学 可只读了半年 这个十八岁小伙子却又大大地

感到不满足了 乘暑假归家之机 向父亲正面提出了转

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的请求 并系统地提出了理由 一

山东已完全为日本控制 极为闭塞 亦极无保障 日人

横行无忌 国人 特别是文化人难得交流与施展 而北

京却是国际社会在华的中心 各国势均力敌 非为一国

控制可比 消息自是灵通 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

相应地为大 二 齐鲁大学虽也为教会大学 进行的是

西式的先进教育 然而 却是在孔圣人的故乡 传统的

深潭中 孤立而又地处一隅 岂如北京更为开化 更为

人才荟萃 地域之差 环境之异 对知识的增长大大有

关 直到今天 父亲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 这小子长大

了 似乎仅上大学的半年功夫 就长成了既健壮又精明

的大小伙子了 听 他的议论多么有条理 多么有说服

力 莫说是叫他在儿子这个十八岁 即使今天的四十多

岁也想得 说得没这么周严 他满足 一个挑柴叫卖者

不但做了业主 而且有了这么个超群出众的儿子 他高

兴 有这样的长子 定能顶门立户 不但继承也必将光

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师恩赐 继在他手中发展的 德昌

因此 乘高兴之际 他问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读完书 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 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 他等待着儿子

令他最喜悦的回答 在德昌好好干呗 将来让德昌一定

要更红火  

可是 且慢 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 见问 不

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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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高高的兴头 似被泼了一盆冷水 实业 投

资大 见效慢 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 值么 可他不

忙发火 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 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

以实业为本 唯有咱们中国 实业薄弱得可怜 国家也

弱得可怜 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 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 可他身在圣人乡 生

在清王朝 对那齐家 然后治国 国治 然后平天下的

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 听了儿子的话

望着儿子的脸 你小子再能 左不过尚未弱冠 竟不知

艰难 奢谈起治国来了 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

景 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 不先想齐家

却着谈治国 荒唐 荒唐 不牢 不牢 因而 对儿

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 他明明赞成 却由于那不快

只是缓缓地摇手 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 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 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

支持着他 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

学 到了北京 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 只读了不到两年

的经济特科 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 不及毕业 便通过

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 这所

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 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

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 宋 卿就是

看准了这一点 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

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

业的经营之道 因此 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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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 甚至

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 终于谋

得了一次机会 使他大足了欲望 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

隐隐地感到悲哀 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

时才得行通 福特的中层人员 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

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正是因此 自免不了看法相左

那就尽情地争论 总裁不但不制止 反而有意导引向正

题 推波助澜 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 总裁总是冷眼

旁观 时而眼角牵动 时而面露微笑 在具体的争论中

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 但在总体的氛围里

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三岁的宋 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 回来得正是时候 老子宋传典因买

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 当上了县议员 进

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 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

东凋敝 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 唯留了一个贾星恒

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  

因此 儿子的学成归来 岂不是甚为及时 儿子不

但足以挑起 德昌 的担子 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

许多主意 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 儿

子的目标不在 德昌 也不在益都 这小子真个有四海

之志 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 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

板 从基督徒到省议长 容易么 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

这分量看在限内 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

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 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 他

要使儿孙 至少是儿子记住 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

业 因此 他搬进了省城济南 由县郊搬进县城 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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